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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念黑土地上的女作家
◇『』杨德芬陈临爱吴铮

在北京八宝山公墓晕，有一座掩映在苍松犟柏中的墓碑．邵

单峻刻若白朗(刘东平)的简介。似乎平平拨淡，却让来自黑龙江

的蟾仰者们肃然起敬。，

白朗曾深情地把自己比喻戚一粒革命的种于。”是萌芽在晗

尔滨的土地上，松牲江是我的奶娘，抚育我成长的是党。”1912

年秋，白朗出生于沈阳一个旧Ⅻ议分子家庭．幼时家境殷实．品

学兼优，18岁与丈夫罗烽完婿后从齐齐哈尔米到哈尔滨。翌年

沈阳沦陷在同军的铁蹄之下。身在哈尔滨的白朗深感失乡之痛，

国耻之辱．愤然与丈夫罗烽一·道参加了由扬靖宁任会长的反日

会，并把自已的家变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站和会址。夜以继日的奔

波劳累使已怀有身孕的自朗极度虚弱．然而青春的活力和抗日

的热情叉让她兴奇异常。

1933年夏，时任·f1共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杨靖宇同忐指派岁

烽、盒剑啸，与进步青年作家萧午、萧红等一起，在口伪官办的

《大同报》创办了一个副刊，萧红为其取名《彼哨》，喻警惕敌人。

白朗为《仪哨》撰写了大量文章：《祗是一条路》《叛逆的儿于》《悚

栗的光嘲》等，构思精巧，文笔雍容，运用隐喻、暗_i、象征等艺术

手法．针砭时弊，描露黑暗．像点燃的火种播进人民的心田．博得

读者喜爱，白朗从此成为东北文坛上著名的青年女作家。当年

末，《夜哨》因T1J登r日本兵在农村的兽行．引起敌人注意而强令

停刊。一个月后，白朗和同志ⅡJ经过努力，在《国际西报》上叉创

办了《文艺》周刊，白朗任主编。在发刊州《文艺的使命》一文中，

白朗指出：“文学是不能规定目的的，因为有爿的的文学，常尾失

去了文学的价值。但文学者他不能只是埋首在书斋里构思、设

想，起码更应该推开窗，·，睁开他的睡毗，和现实亲吻一下。“匣

对有目的的文学，主要是针对同仙统治为宣传他们制造的“王道

乐土”“共存共荣”等有H的的文学而言的。《文岂》发表的诗歌、

散文、译文等，不仅为东北抗H爱周人十开辟了一块同地，阁时

也培养发展r党的文艺队伍。萧红就是在白朗主编的《文艺》周

刊上，发表r她的第一篇小说《]-阿嫂的死》，从此开始踏上文坛

从事文学创作的．，这一时期东北的左翼革命文艺创作得到空前

发展。

1934年6 J}】，由于叛徒的卅卖，罗烽在哈尔滨被同本宪兵

逮捕。白朗拖着流产后虚弱的身体，四处奔走，变卖家产，筹措足

够的款项后，终于买通了日本领事馆某官员，使罗烽被关押r近

一年后无罪释放。然而，白色恐怖日益加重，罗烽随时都可能阿

次被捕，1935年7月，白朗和罗烽存舶友的掩护F逃离了哈尔

滨．途经沈阳，与亲人匆匆见了一面，来到卜海先寄居存萧车夫

妇处，后又过着颠孙流离的生活。这期间，白朗仍笔耕不辍，檄文

屡m．揭露黑暗，鞭笞|址恶。发表了《沦陷前后》《女人的惩{a》等

散义和诗歌。1937年“八一-：--事件詹．白朋踊跃参加了“r海文

艺界战时服务团”向民众宣传抗战，为前方将士募捐，慰问难民

和伤员，鼓舞民众抗战心胜的信念。然而自朗夫妇一直生活在贫

困、流浪中。此时，战势愈加恶劣、严峻。1938年，他们由上海来

到武救，后又辗转蜘了重庆。屑时．“文侪”成屯了“作家战地访问

团”，白朗欣然前往．山重庆途经洛阳、西安转赴中条山前线，日

睹了日寇践踏我河山的惨景，心往流泪。I训时，为抗日战士浴血

备战、英勇杀敌的壮烈场面面深潦感动，这在她的小说《我”J十

田个》《老夫妻》中有着生动的描述。1941年皖南事变后，蒋介石

背信弃义．继续与人民为敌．一大批在重庆的革命文艺丁作者上

了．黑名单，罗烽也在其中，随时有遇害的可能。党组织决定将一

部分作家、艺术家分批撤往革命圣地延安，罗烽、白朗多年的意

愿终于实现。在延安，白朗夫妇不时与毛泽东来往，交流文学艺

术方面的见解。1942年5月，白朗夫妇参加了著名的“延安文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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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谈会”，同年冬，白朗调到《解放日报》副刊部任义艺编辑。在

1943年后的一段R子里，因为岁烽写了一篇《还是杂文的时代》

受劐批判．又加上罗烽夫妇来自敌战区而被严格审查，怀疑他们

逃离哈尔滨的那段历史。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无休止的逼供和上

纲卜线、乱扣帽子，给白朗的心头罩上无法拭太的烟幕．让她悲

观甚至绝望，导致精神错乱。原本俏丽的面容变得痴呆麻木，因

¨腔溃烂，一口洁白的牙齿竟全部脱落，那时她刊31岁。1944

年夏，经过查证、棱宴、复审，组织上为白朗做了无政治问题的结

论。1945年8月23日，白朗被批准加入中曰共产党。同年9月，

园工作需要白朗夫妇又l叫到了东北。

全国解做后，白朗的地位和名誉接踵而至：第一屑全因A民

代表大会代表；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；全国妇联委员等职。抗美援

朝中．她A次赴朝访『口J和慰问伤员；1951年代袁蔡畅、邓颖超参

加国际妇联执行委员会丁作；并先后参加了维也纳世界和平太

会、哥本哈般世界妇女大会、新德里亚洲作家代表大会等，在促

进国际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成绩革著。此时的白朗十

分幸福：是党和人民用博火的胸怀烘暖着她：此时的白朗十分感

恩：是祖国的甘益强大让她叉焕发了青春和活力，白朗迎来r广

阔的创作奄问，以其细腻酣畅的笔触．表达着对祖回、人蔑和党

深厚的爱。她用沽白无瑕的心灵，光明宽厚的胸臆，在文学的沃

土上辛勤耕耘，作品颇丰。

正值白朗朝气蓬勃、创作丰盈的时候，1957年“反右”斗争

开始。一时间．乌云桁布，黑白颠倒，人人自危。“反党集网”之称

种种，“舒(群)罗(烽)白(朗)反党小集团”也并人其巾。于是．F1

朗文妇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，贬至塞外煤城阜新煤矿接受劳动改

造。正所谓“君子坦荡荡”，白朗自信地说：“肯定有那么一灭．我

仍然会肃立芊E党旗下面尽情高唱《国际歌》，党需要我的时候，我

。f以毫不犹豫地献出我的车命。”白甥是坚强的，虽然体弱多病，

仍和副T”J道参加多种重体力劳动．并构思、发表了多篇小说

和报告文学，如《温泉》《少纵了一朵大红花》《在起跑线上》《人，

物质、精神》等。1961年+白朗夫妇先后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．双

双调人辽宁省作家协会从事争业创作。似乎云歼雾散，H见笑

脸，然而更大的风暴却又无情的向他们袭来。在“我的一张大字

报”指引下，史无前例的尤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那是一种

什么样的腥风血雨的岁月呵i天折了多少精英．派毫了多少冤魂

呢?先是罗烽被揪批斗．白朗也在劫难逃。蹲牛棚．关“集中营“，

受尽了精神和肉体卜的折磨。1969年，白朗在锦州“干校”劳动

改进，一个造反派头头搞“逼供信”，不仅当众侮辱她．还反复抽

打她的耳光，惨白的面颊上顷刻间帘下道道I札挫．白髓气急愤

急，本已绷得很紧的神经，突然问爆裂了，她第■次精神分裂，犯

了严重的精神病，从此与文坛无缘。在以后的生活里，白期的病

情反复发作．其凄惨的情景雌以言表，

党的十届鼍中令会春风化雨，白朗、罗烽的冤案得以彻底

平反昭雪，恢复了党籍、政治名誉及原级别待遇．白朗的病情也

逐渐好转。她醋冈拿起笔来了却夙愿，但严重受损的脑神经已无

力支配手写功能。在辛国第四次文代会上，罗烽拄着手杖．白朗

坐着轮椅进八会场。他们年近古稀．0足两受斑白半身残了。

1994年2月7只10时30分，白朗平静、安详地_【乏眠了。走完了

她多难『『|i义绚丽的一生，享年82周岁。

我们。阡念白朗，不仅是为她掬一捧痛惜的泪水．【乜不仅是她

在黑土地上撒下的滴滴血汗，更是为她白如卡、朗如坤的品格和

节操。纯洁无瑕，浩然正气；·代精魂，永垂史册。她不愧是党的

好儿女，不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典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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